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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夜 的 小 雨 ，天

亮时住了，七日村庄

像洗过一样明亮。

那 森 音 布 端 着

一 只 木 盆 向 磨 坊 沟

走去，潮湿的村道上

印 满 了 深 浅 分 明 的

蹄印，还有新鲜的牛

羊 粪。音 布 一 边 走 ，

一 边 把 脚 后 跟 重 合

在牛蹄印上，忽地扭

头望那串脚印，额头

险 些 就 撞 上 了 另 一

个 穿 着 一 双 黑 亮 皮

靴的自己。路边的闹

羊花，先前还是花骨

朵儿，音布的藏袍呼

哧一声摆开时，一朵

朵白莹莹地绽放了，

空 气 中 顿 时 弥 漫 起

獐 子 伏 在 青 草 上 晒

太阳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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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泽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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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7 月 13 日第七版）

正午的太阳照耀着村庄，

人们忘记了家中的鸡鸣狗跳，

专一地看着音布表演歌唱，美

妙的感情在他们心中细微流动

和传递。音布的双手垂在裙袍

两边，手指拈住袍子随着歌唱

节奏一点点展开，她在小心地

模拟凤鸟临水的模样。音布唱

着唱着，感觉自己就是那只湖

边的凤鸟，认识自己、照见自

己、整饬自己，而人们则是湖面

上弥漫而起的白雾，蒙蔽了远

天。音布唱完最后一个词“吉

祥”时，她自然地抬起右手在头

顶做出拈花指，这是在对湖面

上的凤鸟表达寂静喜欢之情。

音布和村庄里的人们并不曾见

过真正的凤鸟，但他们在音布

的歌声中见到了一只来自远古

的灵雀，它典雅而高贵。人们的

掌声久久不息，惊起了场坝边

几棵核桃树上的野雀，它们飞

向了远处的花踏坪。

站在边上的演员都围拢过

来，有的拉住音布的手，有的去

触摸她耳边的干花，使它发出

窸窣的声音，他们的眼里透着

对她的喜爱和赞赏。

一直在旁观赏的部巴也来

到了音布身旁，他对音布说：

“我们在小镇上听说，七日村庄

有个能与白鸟合唱的姑娘，就

赶到这里来寻你了。如果你愿

意跟我们一起去更远更大的地

方唱歌，就在这张纸上签上你

的名字。”

说话间，部巴从怀中取出

那张盖有章子的纸页。音布没

有立即接过，她谨小慎微地看

着纸页，仿佛看到了一只忽然

而至的白鸟，并预感到她伸手

的同时，白鸟会受到惊扰而呼

哧一声飞走。

部巴看到音布微微皱起的

眉头，他的心也因此紧缩了一

下。部巴眺望着音布身边的演

员们，他们眼中闪烁着快乐而

迷人的光芒。部巴希望能够让

音布看到这些演员们，并触及

他们的生命场。他就把手伸向

一位满头卷发的少年，挠挠他

的后脑勺，说：“他是我们去联

荣演出的时候遇见的放牛娃，

被一场梦授予了传唱《格萨尔》

的本领，他不仅能说唱，还能模

拟说唱背后的环境。”少年扭头

望着部巴，一双鹰隼似的眼睛

透着坚毅。部巴对他点点头，少

年即刻起势，双膝微屈，双拳交

叉向前伸张，肩膀随节奏自然

摆动。喉咙里发出雷声轰轰、风

雨哗哗，十二岁的格萨尔驾驭

着神授宝马降临草原。少年神

情专注，双眼闪耀着对前方目

标的渴望。当人们发出一片啧

啧赞扬声时，少年突然安静下

来，展开双臂走向围观的人们，

用歌的旋律和诗的节奏，唱起

了格萨尔赛马取胜，登上王位，

赢取爱妃珠牡的片段。

歌唱接近尾声时，部巴手

括在嘴角轻唤：布姆。

一个斜背着一只羊皮手鼓

的女孩听到部巴的呼唤，她转过

头来对着他的眼睛会心一笑，接

着取下背上的鼓，用鼓槌叩鼓面

三下，少年很快退到了边上。人

们的目光被鼓声所吸引，他们看

到一个小麦肤色、扎着满头脏辫

的女孩，她左手持鼓，右手举起

长柄弯把的鼓槌，左一下右一下

地敲击着鼓面，一步步走向坝子

中间。随着鼓点节奏密集而起，

人们就看到了手鼓在跟着女孩

快速旋转，鼓槌一次次准确地叩

向鼓面，那声音宛如一场大雨落

进了深潭里。女孩的裙袍边像一

朵朝开暮合的波斯菊，一次次怒

放又轻轻合拢。鼓声忽然停止，

女孩重新背起手鼓回到了演员

们中间。

部巴带着见证了一朵花盛

开的喜悦向音布和众人引见女

孩：“布姆来自扎溪卡草原，她

跳热巴舞的时候，击鼓三声就

能让落雨的草原升起双彩虹。”

大家都仰头去看天空，天

空晴朗而蔚蓝，便都发出了一

阵笑声。

音布紧抿嘴唇，新奇而钦

佩地看完表演，然后又轻轻地

收回目光。当部巴再次将纸页

递到音布眼前时，她的手在宽

大的袖口里动了动，一双有些

粗糙的、微微发红的手从部巴

手里接过了纸页。不知是微风

还是音布的紧张，让纸页在她

手中发出了一对翅膀挣扎的响

动，她的手握得更紧了些。

人们的声音再次响起：

“音布，签字呀。”

“音布，跟你阿哥一样走出

大山去见世面。”

音布的阿哥自幼就热爱学

习，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

音布并不喜欢读书，她打开书

本闻到字迹油墨的气味就会感

到头痛，这让她每天都很痛苦。

阿哥知道，只有读书才能使他

们的家境逐步恢复到旧年那森

马帮家的兴旺光景。他坚持领

着音布去上学，音布走到磨坊

沟，故意踩湿鞋子，大喊脚冷，

要回去换鞋。阿哥就背着与他

一般高的音布去上学。就这样，

阿哥背着音布上完了小学，考

上中学后离开村庄，又考上了

大学，毕业后在县上做了一名

中学语文老师。他一直热爱读

书，屋子四壁都堆满了书，他一

定是在书中找到了比马帮还要

广阔的天地。

阿哥走后，音布回到了村

庄，开始春冬耕种，夏秋放牧。

她每天都喜爱唱歌，学会一首

歌她就会登上阁楼对着整个村

庄歌唱。唱着唱着，山坳里的酸

梅花开了，屋后的藏杏开始逐

渐熟黄，玉米地边的向日葵齐

齐地转向村庄，还有满山的野

棉花嚓嚓地破绽漫天飞舞。后

来再唱，阁楼上飞来了一对斑

鸠、五六只斑头雁，还有一群藏

雀……它们叽叽喳喳地与音布

一起合唱。场坝里玩耍的孩子

们听到总会安静下来，慢慢地

走向音布家的屋角。他们的脚

步那么隐秘，似在接近一片他

们从来没有踏足过的森林。

音布手中的纸页又一次沙

沙作响时，她没有一点犹豫地

从部巴手中接过笔握紧，在上

面写下自己的名字时，一只手

从她手中一把夺过了纸页，撕

成碎片，朝上空扬洒而去。音布

感到耳边一阵岑寂，她仰头看

到那些纸碎片，霎眼间打开了

许多翅膀，美妙、秘密地张合着

飞向几个人的肩头，又如同微

弱、低吟的哨声一样落下，轻轻

伏在音布脚边。音布单膝蹲地，

去捡起一块碎纸片，上面正好

写着她的名字。音布在心底里

诵出自己的名字时，村庄后方

的松林中忽然响起了布谷鸟的

鸣叫，声音那么洪亮，她怀疑是

布谷鸟猜出了纸片上的字，并

叫出了“音布，音布”。

音布紧攥着自己的名字起

身，她望着眼前的阿爸，绛红头

绳的穗子散落在他的额上，眼睛

因为愤怒而布满了红血丝。音布

的心有些疼痛，她的眼睛里闪过

了一丝忧郁。此刻，阿爸是在用

一种无声的力量宣告，此前音布

没有拒绝他喝下达赤带来的白

酒，就代表着她默认了与达赤的

婚事。她的心不能再向往别处，

这是古雅而不同时俗的秩序。

音布从耳际摘下龙胆花，

她就恢复了原来的自己。她抬

眼望向众人，他们的眼光流露

出他们内心经历了美好后的失

落和黯然。他们身后的村庄，树

木掩映的石板房顶、延绵环抱

的青山是那么清晰。音布低头

去看自己的旧藏袍，还有那双

她爱惜的但已快磨破的布鞋，

她觉得自己就是一只布谷鸟，

始终藏于密林深处，用清晨一

样空灵的声音鸣唱，使一个村

庄的四季变得更加完整。想到

这里，她霍然想起时下已入伏，

布谷鸟怎么还在报春呢？

她低声问身边的人：“您刚

才是否听到了布谷鸟的叫声？”

那人果断地摇了摇头，她又问

面前的小孩，他也对她摇头，音

布就知道了刚才那几声布谷鸟

叫是自己内心萌发的愿望。

音布端起木盆离开场坝，

身后是那样沉寂，人们的身影

比森林还要紧密地围在一起。

音布侧目，对着那些影子轻轻

颔首，当作误入了一场美妙幻

境，转身快步离开了场坝。

          (全文完)

又见萤火虫
◎蒋红霞

悦 读

我是一个孤寂的行者，大多

时候，都是一个人独自欣赏自然

风景，独自品尝人世的甘苦。

一个沉寂的夜晚，我终于

又见到了久违的萤火虫，它虽

孤独，却一点也不寂寞。它跳

跃的光芒点亮了我的世界，也

点燃我的梦想……它，还让我

的生活变得丰富而有情趣，让

我的生命充实而有意义，让我

终于变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

欣喜之余，我又默默地收

捡着平时的点点滴滴，细数着

生命的每一个印记：哪怕只是

几点欣喜的泪滴，某一瞬间不

经意的心动；哪怕只是一次磕

碰，一枚伤疤……即使如今早

已消散，或已结痂，甚至淡化

了伤痕，消失了疼痛，它们也

能见证我的成长，并使我日渐

成熟。它们，无论怎么微小，都

是我生命中一枚枚小小的勋

章。我将这些小小的勋章，如

同当年追寻小小萤火虫般，一

点点收集、梳理，又一点点松

手、放飞，就成了一本近二十

万字的小集子，名曰《又见萤

火虫》。

我将这本集子分为五辑，

它们依次是家园、四季、风物、

生长、微光。

“家园”，这片被梅山文化

深深浸润的土地，有云雾缭绕

的芙蓉山，有静静北去的资

江，更有悠远绵长的传说、厚

重的历史与人文……我将笔

尖对准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

土地。它并非狭隘的地域局

限，而是在最熟悉的土地上，

由近到远地进行一场“对客观

生活进行审美创造”的旅程，

袒露出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与

眷恋。

“四季”，不仅仅着眼于时

光的流转，而是在春秋代序

中，亦步亦趋地行走，用脚步

丈量大地的敦厚与山河的壮

美，打开视听，用心灵触摸自

然的诗行与世界的广博……

就像那二月的“飞雪”与四月

的“草木”，火红的江南燃烧的

“谎言”，以及烟雨迷蒙的洞庭

“波撼岳阳城”，都是现实中难

得的“写意”。

“风物”一辑，离不开对自

然“风情”的描绘，哪怕只是两

片叶子的对视，也充满诗情画

意；离不开对“物性”客观而理

性的认知，哪怕是常人对无花

果“不开花只结果”的认知，也

挡不住我内心的好奇与追问；

更离不开对“风俗”人情的思

考与探究，哪怕只是再普通不

过的“芝麻豆子茶”，或者一次

“暗菜子炒饭”，也要反复比

对，仔细品尝。从这些比对与

品尝中，我感受到了物事的风

范、境界，世事变迁与人情冷

暖，有了“万物美好，我在其

中”的真实在场感。

“生长”，一蔸草、一棵树、

一种动物等微小个体，一种理

念、视野、格局等思维方式或

思想境界，都需要播撒种子，

用心滋养，才能长成理想中的

模样。生长，既离不开生活中

的“他力量”，更离不开生命个

体的自我觉醒。哪怕只是“一

棵 草 的 绽 放 ”，一 些 动 物 的

“微”表情，或者一次行走，一

次放空……都能促成生命的

自我觉醒与不断成长。因此，

“生命在那些终于要凋谢的花

朵里永存，不断给世界以色

彩，不断给世界以芬芳”。

“微光”一辑，则是时光

里，那些点亮你我生命的人。

他们可能是小孩或大人，可能

是学生、老师或退休干部，还

可能是农民工、家庭主妇，或

者律师、企业家等普通人。他

们可以不高贵，可以不高调，

但他们能给卑微的人以自信

与温暖，给身处低谷的人以

开心和幸福。他们，能带你走

出静寂无聊，带你跳出孤寂

的怪圈，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感受生活的新奇与生命的鲜

活。在喧闹的红尘深处，我如

实地记下他（它）们，并与每

一个熟悉或陌生的人，分享

与 亲 人 团 聚 时 的 欢 喜 与 泪

水，与朋友们牵手时的温暖

与感动，与他人擦肩而过时

一个微笑或者一个点头，或

许只是偶尔与一只“蜗牛”牵

手的点点触动……这些，都

将成为我生命中最温暖的那

一抹抹“微光”。

又见萤火虫，我感受到了

它积攒一生的萤光，哪怕只是

一点昏黄，甚至有点暗淡，却

又毫不吝啬地送到我面前，让

我自在自适，默然欢喜。就着

这“微光”，我不一定能看尽世

间繁华，但当我陪流水跨越山

河，与大地捧起夕阳时，定会

淡然而从容。


